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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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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 述述2011年春天，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阳春三
月——铁扬艺术展》，日本友人作家、艺术评论家
窪岛诚一郎先生专程从日本来北京参加画展开
幕式和研讨会。窪岛先生发言风趣，说：人在看
画展时，想偷走哪张画，哪张画就是好画。铁扬
的许多画我都想偷走。窪岛先生的发言带着无
比的友好和真诚，也活跃了研讨会的气氛。

两天后我们在他下榻的华侨大厦话别。当
时谈到他在日本的事业。而他的事业又联系他
所经营的别开生面的“无言馆”。几年前我在日
本办展时，曾两次到他的馆内参观，并写下了一
篇散文，但散文始终没有寄出发表。这次窪岛先
生来北京，我把散文给他看，请他先在日本发
表。窪岛先生说，让它在中、日两国同时见读者
吧。我说，好吧，我投个稿。

在离开日本的两天前，我从东京再次来到信
州。我来信州一是为得向老朋友窪岛诚一郎先
生告别，二是为了再次到窪岛先生主持的“无言
馆”参观。

窪岛先生是日本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且
是“无言馆”馆主。

信州是日本长野县上田市一带的古称。而
“无言馆”是窪岛先生主持的一个别开生面的美
术馆。这里收藏陈列着二战时日本一些受过美
术教育，后来战死在亚洲战场学生的绘画。展壁
上除陈列着他们的美术作品外，展柜里还陈列着
不少他们的遗物和遗文。当年为搜集这些战殁
学生的作品和遗物，窪岛先生花费了 8 年的时
间，足及全日本，付出的辛劳便可想而知了。

无言馆突立在一座不高的小山上，是一座朴
素无华的灰色建筑。右面是著名的前山寺，左面
毗邻广阔的千曲川洼地。信州的11月正是枫叶
殷红、银杏叶子黄得浸人肺腑的季节，且多小
雨。现在四周的风景更为这座小小的美术馆增
添了几分色彩浓郁的肃穆。

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在日本的十几天中，我
两次来到这里，并不是为得研究关注哪位青年的
佳作，我是为了馆中那几双朝我注视的眼睛而
来。也许是生于 1916 年、死于 1942 年的伊沢洋

（汉译伊泽洋），也许是生于1912年、死于1939年
的田中角治郎，或者还有一位叫日安高典的青
年……他们的目光已经被凝固在一张张发黄的
旧照片上。其中伊沢洋的目光尤其引我在馆中
流连忘返，那目光一次次和我作着“无言”的交
流。我之所以能和他的目光作交流，是因为那目
光实在没有战争中人失去理智的狰狞，没有因了
屠杀而神经兮兮的自鸣得意。那目光中却有几
分安静中的平和和几分处事的怯弱，也许还有几
分希冀中的抱负，这一切又带着明显的稚气。我
熟悉这目光，这种熟悉不是始于窪岛先生的无言
馆，而是始于上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那时我尚

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连少年都称不上。
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份。受

日本军国主义的支使，日本军人在我的家乡冀中
平原，正发动着被称作“五一”扫荡的军事行动。
日军所到之处尽是一片不忍目睹的凄惨。这年
的正月十五凌晨，日军包围了我的村子。在四面
的枪声中我家院子里已拥进了十几个日军。有
翻译官命令我的家人走出屋子在院里一排站
定。接着翻译官便按名单念出我父亲的名字，显
然这次“鬼子进村”，我父亲便是他们搜捕的对象
之一。我父亲——一位当地知名爱国人士，当时
他正以各种形式参加着抵抗运动。当家人回答
说我父亲并不在家时，一双手便揪住了我的粗布
棉袄。这双手差不多是把我从家人中提出来
的。然后他们命令我面墙站定，便有铁器顶住了
我的脊梁，这是“三八”枪的枪口。

长大后我懂得了“人质”一词。这时搜捕对
象不在，找一个几岁的男孩做人质是再合适不过
的，因为我的家中当时就我一个男人。我的几位
父辈和几位兄长早已投身于抗日前线。

我面朝墙壁等待着，等待着他们对于我这个
人质的发落。这时，日军四散开来，屋内便响起
搜索声，随后一股火烟从一间屋子里升腾起来。
浓烟和火舌弥漫住院子，房子已被点着。他们也
终于有了发落我的最好办法，便是把我扔进大
火，这再简单不过。我被倒剪着胳膊提起来，浓
烟把我裹住，火舌已经舔到了我的脸。我开始呼
叫，希望能躲过这一灭顶之灾。我挣扎着向身后
看去，眼前尽是狰狞的目光。不知为什么，只有
一人的目光特别，那目光分明有几分安静、几分
平和、几分怯弱，或许还有几分同情，它正飘浮在
人后。他也踌躇着似乎不愿向前帮助他的同伙
把我推向大火……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街上一个

什么声音吸引了正把我扔向火中的日军。他们
竟放开我提枪向外跑去，这时后面那双目光才向
我移动过来，他踌躇片刻，一步跨到我身边，悄声
对我说：“开路。”我迟疑着看他，他又向我的脊背
猛击一掌说：“开路。”并向墙外一指。说完才大
踏步追他的弟兄去了。出门时又回头朝我看了
一眼，还是那种目光：平和、安静、怯弱。我懂日
本人说的“开路”便是让我走开的意思。他是让
我尽快离开这里，免得他的弟兄再回来继续对我
的发落。于是我撒开了腿，像只野猫顺着一棵树
爬上房顶，跳过院墙，逃向冬日寂寥的田野。当
那伙人再次进入我家寻找我这个人质时，我已不
在家中了。

60 多年过去了，60 多年中我不时忆起那双
不与他的同伙为伍的目光和他告诉我的“开
路”。现在我在窪岛先生的无言馆里才突然醒
悟，那不就是属于伊沢洋吗。我相信一位热爱艺
术的青年是会有这种目光的。具有这种目光的
人是不忍心把一个孩子推向大火的。当我看到
伊沢洋所画的全家人肖像时，更使我坚定了信
念：一个五口人的家庭，围坐在一个小餐桌前喝
茶读报，灯光是那么温暖，一家人的脸是一个赛
一个的平和可亲。而伊沢洋自己正站在家人身
后完成他的这幅《家庭》欢乐图。这样的家庭需
要战争吗？这样的家庭懂得杀戮吗？只有在这
个家庭中生活过的人才会向一个面临灭顶之灾
的孩子说声“开路”。在无言馆我还注意到伊沢
洋的油画箱，遗留在调色板上的颜色排列有序，
用过的画箱被擦拭得明亮可鉴。可见，伊沢洋
是一个热爱家庭、热爱艺术、对生活充满情趣
的青年。

但我也读到过一个日本侵华老兵的回忆录，
他谈到当兵来中国后，首先要练习杀人。他也被

迫用活人做过练习。当他举刀练习时，眼睛开始
是闭起来的，后来习惯了这举动眼睛便睁开了。
我想，那闭起来的眼睛，便是伊沢洋式的眼睛
吧。睁开时便是另一个人了。我不知道后来的
伊沢洋君有没有把刀举起，睁开眼睛的时候，一
个受军国主义驱使的军人，也许终归要忘记自己
对艺术的情谊和对那个温暖家庭的眷恋，变得不
再是自己吧。但我愿伊沢洋的目光永远是凝固
在照片上的那副目光。

还是60年前，我再次遇到过这双眼睛，那是
1942年的酷夏，在我的家乡冀中赵州城的柏林寺
内。两天前在县城东南的一个村子，日军和抗日
军队打了一场遭遇战，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双
方的伤亡在这个县均属空前。战斗结束后，我亲
眼目睹了什么叫血流成河：在一个敌我双方拼过
刺刀的村口，鲜血灌满了村口的车道沟。那时战
死的日军已被横七竖八地装上卡车运回了县
城。按惯例，战死的日军都要火化，然后将骨灰
运回日本。我们县城的古刹柏林寺就是日军的
火化场。火化时战死者的尸体被安放在一张铁
床上。活着的军士专折下该寺内宋、元年代的古
柏树枝做燃料。被点燃的柏树枝在铁床下冒起
浓烟，燃起烈火，烟味和肢体燃烧后的气味会传
到几华里之外。当地人把此举称作“熰洋兵”。
每逢这时便有人围在柏林寺的断墙观看，日军已

顾不上墙外围观的人群。那次战役后，柏林寺内
自然又要点起烈火“熰洋兵”了。我和两个伙伴，
是闻见气味冒着危险前来观看的。我一眼就盯
住了一具被摆放在铁床上的尸体，他一只胳膊低
垂至地面，头歪在床边，没有闭合的眼睛正好转
向我这边。一瞬间我又看到了那双熟悉的眼睛，
那目光分明又在和我作着交流。现在那目光里
除了平和、怯弱分明又增添了无尽的痛苦。它似
乎在对我说：你看到了吧，现在被烧的是我，而不
是你，我是一个侵略者。我双手扶住柏林寺低矮
的断墙，心揪得很紧。我跑开了，一口气跑回到
家中。那天寺院中陈列着许多张铁床，烟冒得格
外浓烈。我跑着，烟在我身后铺散……

离开无言馆时，天又下起细雨，站在馆前向
山下看去，红叶在细雨中飘落了许多，地上更殷
红了。我用彩色铅笔画下一张速写，雨不时滴在
本子上。在细雨中我总听到一个声音：你看到了
吧，现在燃烧的不是你，而是我。那声音像来自
山那边我的国度，又像来自身后窪岛先生的无
言馆。

回国后，我仔细翻阅窪岛先生赠我的无言馆
画册，研究着伊沢洋的从军经历。原来伊沢洋没
有在我家乡驻扎参战的历史。但我却固执地相
信，那是窪岛先生在整理战殁学生生平资料时的
疏忽，他本是来过我的家乡的，我见过伊沢洋。

我见过伊沢洋
□铁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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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美国，给我感触最深的，是这块美洲大
陆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开发建设后，仍保持着良
好的原始生态。所到之处，蓝天碧水，苍翠满
目。在纽约，登上帝国大厦，目下是令人目眩的
曼哈顿楼宇森林。抬头远望，广茂的植被，郁郁

葱葱簇拥着这座现代化都市。现代与原始，如此分明和谐地交融
在一起。

在密密麻麻的建筑中，我开始寻找逝去的世贸遗址。“9·11”，
人类社会一场空前的恐怖灾难，已经过去10年了。如今遗址上正
在兴建一座新建筑，透过楼宇缝隙，我看到了已经露出身影、尚未
完工的新建筑。据说新建筑将被命名为“自由塔”，高 1776英尺，
纪念美国通过《独立宣言》的 1776年。纽约市政厅在遗址上修建
了一南一北两座水池，以纪念逝去的世贸双子塔。水池四周镶嵌
的铜牌上，铭刻着2983名在“9·11”和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中遇难
者的名字。设计者在刻制遇难者名字时，特意将生前有联系的遇
难者排列在一起，以这种独特的排列方式以示世人。10年前的那
一刻，他们的躯体永久地融入了这片土地，如今，在潺潺清水的陪
伴中，他们的名字，将在似水流年中永久地流传下去。

阳光下，波光粼粼的哈得孙河、东河悠闲地在曼哈顿岛前汇合
成一片开阔的水域，寄托着美国人崇高理想的自由女神，高擎着火
炬，凝望着远处的大西洋。100多年来，她不舍昼夜地站在那里，
目睹着千百万移民漂越大西洋登上这片新大陆，开始了新的生活。

富饶的北美大陆，犹如一个安逸的摇篮，荡漾在大西洋、太平
洋的怀抱中，可谓得天独厚。然而，最先登上这片大陆的人类，却
是头戴鹰羽冠的印第安人。这个古老的民族，从亚洲大陆跨越白
令海峡，踏上了这片空阔的大陆，开始在这里自由迁徙、繁衍生息，
足迹遍布了整个美洲大陆，成为这里的土著人。他们将皮肤涂抹
成土地的颜色，在身上饰以羽毛象征勇敢、美貌、财富和部落荣誉，
生存中始终秉承着敬畏自然的古训，与这片土地和谐共生，创造了
民族的历史文明。漫漫岁月里，在这片美丽的大陆上，驰骋着他们
勇武的身影，回荡着他们天籁般的歌声，呈现着天地人和的生命景
象。

然而，这种安宁生活在16世纪，随着殖民者的到来，被彻底改
变了。最初，面对来自欧洲的异族人，他们热情地施以主人的帮
助，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善良得到的回报，竟是一场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美国境内原来居住着3000多万印第安人，
至上世纪 70年代，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国的印第安人总人口只
剩下不到80万。处于萌芽状态的美洲文明被殖民者所毁灭，作为
人类几大人种之一的印第安人，基本上被灭绝，以致于殖民者不得
不从文明程度更低的非洲，运去易于驾驭的黑人作为奴隶。

美国的印第安人土地被殖民者剥夺，民族停止了发展，被迫从
水草丰美的东部，被驱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生态恶劣的隔离区
中。美国历史学家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写道：“向西、向南、向北三个
方面猛烈推进时，不仅排挤了阻止它前进的国家，并且残暴地粉碎
了这些土地上原来的主人——印第安人的反抗。这种残酷地驱逐

印第安人的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污点之一，而当时美国许
多杰出的民权领袖也曾积极参加这种行动。”

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诞生。这个新兴国家，在这
片印第安人世代生息的大陆上，迅速发展成为了一个繁荣发达的
国家。

驰骋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你会发现，这里的道路已有些陈
旧，有的地方因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但路上的车辆速度很快，
秩序井然。去往华盛顿的路上，一路都穿行在森林中，途中不时能
见到松鼠嬉戏在林间、鸟儿鸣唱在枝头的景象，自然生态保护得非
常好。偶有社区掠过，形态各异的房屋，掩映在绿树丛中，有如童
话世界。面对此景，我记起同行朋友与美国同行交谈时，认为曼哈
顿的高楼大厦没有上海的楼宇新颖漂亮，久居纽约的华人作家听
后说：“纽约的楼房与今天中国的建筑相比，无疑已显得陈旧，美国
的帝国大厦是 1931年建成的。如今的美国，就像步入中年之人，
少了年轻时的浮华，多了人生阅历后的自信与丰富，开始返璞归真
了。”的确，中国拥有着 5000年辉煌的历史，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还只是“少年中国”。如今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无不一片光鲜亮
丽的新建筑，但却忽略了城市个性、地域特色，给人以似曾相识的
感觉。雷同浮躁的建筑，丢失了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疏离了与大
自然的和谐共处。对此，我们不仅不应该盲目欣喜，反而应该深刻
地反思。

精神物质都强大起来的美国，已有勇气、自信面对国家的历
史。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公民资格法》；1934年，又
通过了《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允许印第安人建立自己的政府，不
再分配保留地的土地，不再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宗教；
2008年9月21日，耗资2.19亿美元的印第安国家博物馆在华盛顿
落成，来自全美各地的印第安人，身着传统民族服装拥向首都，载
歌载舞自豪地欢庆博物馆的开馆。

走进印第安国家博物馆，面对 8000余件各个时期的印第安
人劳动工具、生活用品、服饰、绘画、音乐、工艺……使人对这个古
老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肃然起敬。流连在博物馆中，仿佛走在印
第安人的历史文化隧道，听到了他们古老的神灵歌声，殖民者驱
赶屠杀的枪声，民族不屈的生存呐喊，部族迁徙的悲怆足音……
不经意间，走进一间别致的放映厅，宽大的银幕上，正放映着一
部历史纪录片。我发现银幕上有着规则的条条纹路，走近一看，
那银幕竟然是用无数根洁白的羽毛拼接而成的。面对这独特的银
幕，我不禁感慨万千。让美国的历史，从印第安人精神象征的羽
毛上流过，这一创意蕴涵太深刻了。那一根根洁白的羽毛，曾在
殖民者的杀戮中，被印第安人的鲜血染红，经过历史的漂洗，洁白
如初的羽毛，被用来映像美国的历史，这独具匠心的设计，无疑是
美国政治艺术的杰作。

这种政治艺术如今还在继续。最近，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美国
为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树立了一尊塑像，又引起社会的广
泛关注，入选作品是从世界52个国家2000多位雕塑家的900多个
应征方案中胜出的，胜出者是来自中国的雕塑家雷宜锌。塑像坐
落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杰弗逊、林肯纪念堂旁的公园里，让这位黑人
民权领袖，透过历史的时空，与三位美国伟大的总统遥遥相望。

站在林肯纪念堂的石阶上，48年前，正是在这里，马丁·路德·
金发表了他的《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讲演。“到了这一天，上帝的
所有孩子都能以新的含义高唱这首歌：我的祖国，可爱的自由之
邦，我为你歌唱。这是我祖先终老的地方，这是早期移民自豪的地
方，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座山岗。如果美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
这一点必须实现……”

当今世界，尊重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
制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因为拥有丰
富的自然生态、灿烂文化，才使得世界如此斑斓多彩。每个民族的
文明都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绽放过伟大的光芒。如今，生活在这
个星球上的人类已达70亿，各个国家、民族在追求社会发展、人民
幸福的进程中，共享人类科技成果的同时，又彼此奉献上各民族独
特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人类共同的家园。

在午后的阳光中，纽约时报广场上，熙来攘往着世界不同种
族、不同肤色的人们。广场大屏幕上，播放着世界各国的广告，偶
尔有印第安人形象闪过。面对眼前的景象，耳畔响起费孝通先生
的论述：“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这无疑应成为我们人类社会和谐共存、繁荣发展、共同遵
守的一个原则。

一个江湖盗贼盯上了怀揣宝物的书生，跟踪到小
店投宿，准备夤夜行凶劫宝。算命的王瞎子发现盗贼
的企图，见义勇为，终于成功地擒获盗贼。戏剧的精彩
不在结果而在过程，健全人要抓个贼都挺难的，一个
瞎子怎么能做到呢？这就是故事的悬念，也是荆州花
鼓戏《王瞎子闹店》的看点。从发现盗贼，到探店、摸
店、闹店，直到人赃俱获大功告成，居然弄得丝丝入
扣，出乎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充满了喜剧的智慧和
机趣。据传荆州花鼓戏有三出半瞎子戏，这是最受欢
迎的一出。

荆州花鼓戏并不局限于荆州，方言口音差不多的
江汉平原都有流行，虽没有汉剧老到气派，但与楚剧
一样，也算湖北民间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旧时江汉
平原水患频仍，逃水荒的人们走到哪里就把花鼓戏唱
到哪里，渔鼓简板伴奏，人声帮和，就是讨个生活，也
叫“沿门花鼓”、“地花鼓”，慢慢发展才唱上了台子。解
放后百业兴旺，成立了国营的花鼓剧团，有政府派来
的干部领导，艺人成了革命文艺工作者，更加正规起
来。

外地人提到花鼓戏，就知道湖南的《刘海砍樵》，
对湖北的花鼓戏很陌生，只有把歌剧《洪湖赤卫队》搬
出来，说到“洪湖水”的音乐的源出，那美妙迷人的“洪
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的旋律就来自湖北的花鼓
戏，外地人才恍然大悟：“啊，湖北的花鼓戏也很好听
啊！”潜江毗邻洪湖，正在江汉平原之中，也流行花鼓
戏，年节间一去二三里，村村都有戏，顶尖的女演员被
老百姓称为“花鼓皇后”，下乡演出前呼后拥众星捧
月，生伢儿坐月子都有“粉丝”来帮忙洗尿布，可见受
欢迎的程度。

老艺人何干青也有名，他 12岁逃水荒时学戏，开
始唱旦角，小男伢包起头来也清清秀秀的。他的堂叔
也是他的师傅慧眼识珠，看出侄儿有人缘有噱头，让
他改行学丑，《王瞎子闹店》是他的看家戏，演了一辈
子。潜江花鼓剧团建团 50周年庆典，他老人家被请出
来，演的也是《王瞎子闹店》。老人家一点不马虎，瘦巴
巴的颊骨上还搽了两抹红彩，一根竹竿点点戳戳地探
着路，眼皮子翻翻着，嘴皮子翕动着，念念有词：“从前
有个老和尚，他的八卦比我强，他算夜晚有月亮，我算
白天有太阳，他算庙里有和尚，我算和尚不能讨婆
娘。”观众一听就拍巴掌大笑。这是开场白，接下来就
是数数了。

为什么要数数呢？因为“师傅说了，要把命算准，
全凭嘴皮子狠”，王瞎子数数练的是嘴皮子功夫。一二
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七个数字簸豆儿似的
颠来倒去反反复复，一会儿是“一”，一会儿是“七”，排
列得无比复杂无比冗长绕口，演员要把复杂冗长绕口
的数字数得飞快数得清晰，得有高超的口齿技巧。

何干青已是奔八十的人了，嗓子漏风，丝丝拉拉
拖泥带水的，想快也快不了，第一段平淡无奇。发力提
速是从第二段开始的，他杵着竹棍，微仰着脸，只动嘴
皮，一连串的数字如细珠般快捷而不间断地从他嘴里
吐出。用老了的声音已不明亮，但他咬字精准，报词清
晰，仍让观众叫好。叫好声刺激了老人的好胜心，更加
抖擞，更加拼命，一辈子的荣耀就在这一遭似的，吐出
的数字更细更密，密不透风，密得不容他换气。那七个
数字仿佛着了魔，循环往复没完没了，这时，可怜的老
艺人反被自己数出来的数字控制了，脱不得身，只能
憋着气往下数，身体都憋弯了，憋得没有气了要断气
了，才在观众的掌声和笑声中结束。

《王瞎子闹店》是个以嚼白、噱头为主的闹头戏，
早先艺人们沿门卖艺乞讨生活，自然顾不上格调是否
高雅，能搞笑就行，荤的脏的都来，所以旧时有“花鼓
淫戏”的说法，是不让登大雅之堂的。解放后政府派来
的干部改造戏班净化舞台，禁了“淫戏”、“淫词”。有一
年荆州地区召开花鼓戏研讨会，对《王瞎子闹店》也作
了整理加工，删掉了庸俗的噱头和不洁的台词，突出
了王瞎子的正直和机智。不料再度演出观众却有意
见，说不该将数数也删掉了。原来干部们认为，数数是
技不是艺，既不表现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也不推进
抓盗贼的故事情节，戏剧讲究前铺垫后呼应，幕启时
墙上挂一把枪，后面这把枪就一定要起作用，这是编
剧常识。数数前不着村后不挨店，单摆浮搁鼓了一个
包，应该删去。

演员们不懂编剧法，但知道台下的要求，这数数
本来是《王瞎子闹店》的又一个看点，观众既要看艺也
要看技，王瞎子一出场，观众就要听数数，看他嘴皮子
利不利落，你把它删了，观众的期待就落了空，自然不
满意。演员们于是自作主张把数数又加上了，后来就
一直没敢动。

我头一次看王瞎子数数，最强烈的感想却不是演
员嘴皮子的技巧，而是方言的音乐性。荆州花鼓戏使
用荆州地区方言，荆州地区很大，包括整个江汉平原
的十几个县市，口音相似但也有些微差异。武汉人分
辨不了那么细，图简单，择出其中天门和沔阳两个县
做代表，笼统地将这地区的方言称为天（天门）沔（沔
阳）话。

与直杵杵硬邦邦的武汉话相比，天沔话更多婉转
起伏，就是数个“一二三”，音程也颇不平淡。湖北近年
的两个新作品，大歌舞《家住长江边》和现代花鼓戏

《十二月等郎》，其中都有数数的段落，前者是数蛤蟆，
后者是数鱼儿，使用的都是天沔话，数字间还嵌入了

“呀”“哪”“啊”之类的助词，数起来似说又似唱还能击
节上板：“一呀二呀三哪，三哪二呀一呀，一呀二呀三
哪四呀五啊六（lou）啊七呀！七六（lou）五四三二一四
三二啊一呀！”我试着用普通话模仿这节奏来数数，数
字们就像一群傻小子七愣八拱站不成型，排不好。再
换武汉话，小子们倒是把队伍排好了，可就是死死板
板没有光彩。只有换了天沔话，数字就活泛了，顿时成
了一个个小精灵，在风摆柳浪中走，“啊一呀，一呀，一
呀二呀一呀”，抑扬顿挫的节奏和摇曳多姿的韵致都
出来了。

《数蛤蟆》是江汉平原的老民歌，其中也有数数，
但不知民歌的数数与王瞎子数数谁在先谁在后，抑或
英雄所见略同，唱歌的与唱戏的民间艺术家不约而同
地发现了本土方言的妙趣。《家住长江边》和《十二月
等郎》都是女声数数，“一呀二呀三哪，三哪二呀一
呀”，女孩子的声音清凌凌的透明，像唱歌一样优美动
听，又像游戏一样滑稽有趣，把荆州方言的音乐性发
挥到了极致。

又想到了歌剧《洪湖赤卫队》，与数数一样，用普
通话、武汉话唱“洪湖水浪打浪”，也没有光彩，换成荆
州方言，嚼起来都香。所以《洪湖赤卫队》最初演出，王
玉珍一代原创演员用的就是荆州方言，看过初版的老
观众再看普通话版的，老觉得别扭。

我特别就此求教于一位游学过意大利的“洋”音
乐家。他说，音乐源自语言，“洪湖水浪打浪”源自荆州
方言，就像意大利歌剧非得用意大利语唱一样，“洪湖
水”用方言唱才有味道。

王瞎子数数与方言的妙趣

窪岛先生的无言馆

家庭 伊沢洋 作 （后站立者为伊沢洋）


